
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

孫伯君

提要 ： 本 文通過梳理存世 西 夏 韻 書和 字典 的 編 排 體 例 以 及 對

漢 語音韻 學術語 的 翻 譯與運 用 ，
論述 了 西 夏 對漢 語 音韻 學 的 繼 承 。

同 時指 出 西 夏 人 對 漢 語 音 韻 術 語 的 理 解 和 韻 書 編 排 的 某 些
“

疏

失
”

， 實 際是基於西夏語特 點 的
一種創 新 ， 某種 程度 上 反 映 了 十 二

世 紀河 西方 音 的 語音特點 。

關鍵詞 ： 漢 語音 韻 學 西 夏語 十 二世 紀河 西 方 音

１ ９０９ 年 ，科兹洛夫率領的俄國皇家蒙古 四川地理考察隊來到

今内蒙古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 ， 發掘了城外著名 的大塔 ， 同時爲

人們打開 了一座文獻寳庫 。 從音韻學角度來看 ， 這座寳庳所獲文

獻的價值絶不亞於敦煌藏經洞 。 我們知道 ， 發現於敦煌的
“

守温字

母
”

殘卷和多種 《切韻 》殘卷展示 了隋唐五代 的韻書發展史 ， 目前

對中 國音韻學萌芽時期的認識大多來 自這些資料 。 而黑水城文獻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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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３ １ ４
？

中 華 文 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 第 一二六期 ）

中則保留 了兩宋時期 的一些漢語韻書珍本 ， 包括宋刻本 《廣韻 》 、

《平水韻》 和韻格簿殘葉 ，
以及等韻 門法著作 《解釋謌義 》 。 據推

測 ， 《廣韻》殘本刊行於北宋仁宗至欽宗時期 （
１ ０２３
—

１ １ ２７
） ， 爲現

存《廣韻》詳注刻本 中年代最早的一種 ；

￥幾張無題韻書殘葉在編

寫體例上介乎 《禮部韻略》和 《平水韻 》之間 ，反映了從 《禮部韻略 》

到
“

平水韻
”

演化的 中 間階段 ； 《解釋謌義 》則爲宋代 《 四聲等子 》 中

的那句名言
“

關鍵 （ 門法 ） 之設 ，肇 自 智公
”

作 了極好的注腳 ， 首次

確切地告訴世人等韻門法的創始人 叫 智邦 ， 並讓人們 了解 了智邦

所創等韻 門法的具體内容 ； 韻格簿
一般認爲來 自 十 四世紀中菓的

某部元版書 ，代表了 等韻圖較早期的面貌 。

不僅如此 ，黑水城還 出 土 了幾種模仿 中原韻書編定 的西夏文

字典 ，
以及大量譯 自 中原和西藏的西夏文佛教文獻 ， 其 中 的陀羅尼

對音也是研究河西方音和西夏語 的極好語料 。 這些資料告訴我

們 ，西夏人不僅秉承了 中原受佛經翻譯啓發而發端的音韻分析 ，
還

創造性地繼承 了梵漢對音和反切等注音手段 ， 把漢語音韻學
“

五

音
”

、

“

七音
”

、

“

三十六字母
”

、

“

二百六韻
”

等聲韻分類運用到西夏

文的字音分析當中 ， 從而爲學界研究西夏語和 中古漢語音韻提供

了豐富的資料 。 概括起來 ， 黑水城出 土的西夏文字典主要有 以下

幾種 ：

１ ． 《文海 》 。 西夏文作
“

禝１
”

， 十二世紀中葉刻本 。 體例仿漢

文 《赓韻》 ，分
“

平聲
”

及
“

上聲
”

兩卷 ， 另 附
“

雜類
”

， 現存
“

平聲
”

及

“

雜類
”

之半 。

？ 其
“

平聲
”

分韻九十七 ， 諸韻收字多寡不等 。 韻下

分紐 ，諸紐首字上有
“

圈發
”

， 其下標明反切注音及本紐同音字數 。

每字之下還有仿 《説文解字 》而作的 四字字形説解 。

①聶鴻音 《俄藏宋刻 〈 康韻 〉 殘本述略》 ， 《 中國語文 》 １ ９９ ８ 年第 ２ 期 ， 頁 １ ４８
—

１ ５０ 。

② 參看史金波 、 白 濱 、黄振華 《文海研究 》 ，
北京

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，

１ ９８３ 年 。



論西夏對漢語音韻 學 的繼承與創新 ？

３ １ ５
？

２ ． 《文海寶韻》 。 西夏文作
“

篌擗皴麵
”

， 全稱
“

大 白 高 國文海

寳韻
”

， 十二世紀末寫本 。 歸韻收字體例與 《文海 》全同 ， 每字下注

釋頗爲簡略 ，
且於常用字多不 出注 ， 疑 即 《文海 》簡編本 ， 惟不注反

切 。 《文海寳韻 》

“

平聲
”

分韻九十七 ，

“

上聲入聲
”

分韻八十六 ， 總

一百八十三韻 ，可補 《文海 》之缺失 。

①

３ ． 《五音切韻 》 。 西夏文作
“

節 ｉｌＭ藤
”

。 俄藏寫本多種 ，
Ｍｈｂ ．

Ｎ〇 ． ６２０ 寫於乾祐癸 已年 （ 四年 ，

１ １ ７３
） ，總 ７７ 面 。 此爲西夏語韻圖 ，

序言中述及
“
一百五韻母

”

和
“

詮九音 門
”

， 並列有一百零五韻和
“

三

十六字母
”

代表字的翻譯以及
“

九音
”

的名稱 。 排列依重唇音 、輕唇

音 、舌頭音 、舌上音 、齒頭音 、正齒音 、牙音 、喉音 、舌齒音九類爲序 ，但

只列聲類而不標字母清濁 ，每一韻均列有平聲與上聲代表韻字 。

②

４ ． 《 同音》 。 西夏文作
“

龍酡
”

， 又譯作
“

音同
”

。 據卷首序言知

此書爲西夏多位學者校集 ，現存本實爲二書 ，

一爲正德六年 （
１ １ ３２

）

義長重校本 ，

一

爲乾祐年 間 （
１ １ ７０
—

１ １ ９４
） 梁德養重校本 。 二書收

字及訓釋相仿 ，惟排列次第有所不 同 。 前者凡聲調有異而聲韻相

同 的字
一律歸人一個 同音字組 ， 而後者則把平聲字和上聲字分别

看待 ，歸人不同的字組 ， 兩相 比較可 以 了解西夏語平 、上聲音節的

對應關係 。

？ 該書 以聲類爲綱 ， 列爲
“

重唇
”

、

“

輕唇
”

、

“

舌頭
”

、

“

舌

上
”

、

“

牙
”

、

“

齒頭
”

、

“

正齒
”

、

“

喉
”

、

“

來 日
”

九章 ， 章下分紐 ，各紐收

同音字多寡不等 ， 字下有簡略釋義 。

？ 梁德養重校本所收字總數

①參看史金波 、 中島幹起等編著 《 電腦處理西夏文 〈 文海寶韻 〉 研究 》 ， 東京 ， 不二 出版

株式會社 ，
２０００ 年 。

② 參看西 田龍雄 《 西夏語韻圖 〈 五聲切韻 研究 》 ， 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 ２０
、
２ １

、

２２
，

１ ９８ １

—

１ ９ ８３年 。

③ 橋本 萬太郎 《西夏國書字典 〈音同 ＞ ０ 同居韻 》 ， 《語言研究 》 ４ ３ ，
１ ９６ ３ 年 。

④ 參看李範文 《 同音研究 》 ，銀川 ， 寧夏人民 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８６ 年 ； 史金波 、 黄振華 《 西夏 文

字典音同的版本與校勘 》 ， 《 民族古籍 》 １ 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。



．

３ １ ６
．

中 華 文 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第 一二六期 ）

大字五千八百四十 ， 注字六千七百一十 。
①

５ ． 《 同義 》 。 西夏文作
“

媒酡
”

， 又譯作
“

義 同
”

。 四卷 。 俄藏

Ｍｈｂ ．Ｎｏ ． ２５ ３９
，佚卷首 ，存 ６ １ 面 。 西夏乾祐十九年 （

１ １ ８ ８
） 梁習 寳

撰 ，訛青公茂勢寫本 。 此書係
“

急就章
”

體字書 ，
以意義相 關之字

合爲一句 ，每句七言 ， 間有八言者 ， 共收西夏字四千餘 ， 無注釋 ， 其

部類標題使用
“

全清
” “

邊清
”“

半清濁
” “

全濁
”

等概念 ， 其含義迄

今不可解 。

？

６ ． 《番漢合時掌中珠》 （ 下簡稱 《 掌 中珠 》 ） 。 西夏文作
“

緞齩

繡麵鉈礙妓
”

。 西夏編定的西夏文 、漢文對譯雜字體字書 ，

３ ７ 葉 ，

乾祐二十一年 （
１ １ ９０

） 骨勒茂才撰 。 蝴蝶裝 ， 每半葉三欄 ， 每欄釋

９ 至 １ ２ 字 。 首有西夏文 、漢文序言各一篇 。 以
“

天
”

、

“

地
”

、

“

人
”

三才分類 ，每類又分上 、 中 、下三章 ， 每則詞語兼釋音義 ， 分爲 四

行 ， 右起依次爲漢字注音 、 西夏詞語 、漢文釋義 、漢字 的西夏字注

音 。

③

７ ．

《同音文海寶韻合編 》 （ 擬題 ） 。 依照 《 同音 》

“

依聲列字
”

的

框架 ， 在雙行小注部分增加 了大量有關西夏字的形義説解 、反切和

所在的聲韻部類等 内容 ， 補人 的 内容與 《文海 》
一致 ， 因 而這部書

也被視爲按照 《 同音 》體例對《文海 》進行的改編 。

？

另外 ，據梁德養 《 同音 》 的
“

重校序
”

， 他在編書時 曾 經使用 了

①西 田龍雄曾經在 《西夏語研究雜考 》 中 發現 了俄藏梁德養重校本 《 同音 》 的跋語殘

片 ， 其中記載 ：

“

總數大字五千八百 四 ， 注字六千七百
一

”

，
比義長重校本所收大字少

了三百字左右 。 該文載西 田先生古稀紀念會編 《西夏語研究新論 》 ， 京都大學文學

部言語學研究室 ，

１ ９９ ８ 年 。

② 參看西 田龍雄《 西夏語 〈 月 月 樂詩 〉 Ｗ研究 》 ，
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 ２５

，

１ ９ ８６

年 ； 李範文主編 《西夏研究 》第一輯 ，北京 ，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，

２〇〇５ 年 。

③ 參看李範文 《宋代西北方音 》 ， 北京 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，

１ ９９４ 年 。

④ 韓小忙 《 〈 同音文海寶韻合編 〉 整理與研究 》 ，北京 ，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，
２〇〇８ 年 。



論西夏對漢語音韻 學 的 繼承與創新 ．

３ １ ７
？

《文海寳韻 》 、 《手鏡》和 《集韻 》作爲參校本 ：

①

鎌 《 龍 酡 》 鑛 ， 鐵Ｍ職 髂 ＊ 孀 隸Ｍ 、 虢低 锹 １ 報栘Ｍ

ｍ ，

… …

ｉ ：縷條 艄餞魏級 ， 《 禝 腈皴藤 》 兹铺鈽糕

離 ， 《１孀 》 《麵制 》紐１？鎌 ， 穩１齡偫嘅 流 ， 職ｉ凰 街 ？

羱 。

［ 今 《 同 音 》 者 ， 昔 切 韻 博 士 令 叻 犬 長 、 羅 瑞 靈 長 等 發

起 。

… …德 養 既 見 此 書 ， 存 有 雜 亂 ， 故 與 《 文 海 賨 韻 》 細 細 比

對 ， 於 《 手鏡 》 、 《 集 韻 》 好好校讎 ， 勘 正 訛脱之 外 ， 亦 增 新造 之

字 。 ］

説明西夏時期還曾 經編寫過 《手鏡 》 和 《集韻 》 兩部韻書 ， 可

惜現有西夏文獻 中 尚 未 發現 ， 不過根據書 的 名 字可 以 猜測 《 手

鏡 》和 《集韻 》很可能繼承 了漢文字典 《龍龕手鏡 》 和 《集韻 》 的編

寫體例 。

上述黑水城 出 土文獻顯示 ， 西夏 的韻書幾乎全部繼承 了 漢

語韻書 的聲韻分析體系 ， 從側 面反映 了 宋代漢語音韻 的總體框

架和面貌 ， 如 中原有 《 廣韻 》 ， 西夏就有 《 文海 》 ； 中 原有 《禮部韻

略 》 ， 西夏就有 《文海寶韻 》 ； 中 原有 《 韻鏡 》 ， 西夏就有 《 五音切

韻 》 ； 中原有 《爾雅 》 ， 西夏就有 《 同 義 》 。 不過 ， 由 於西夏人編訂

韻書的 目 的並非爲科舉取士提供作詩押韻 的標準 ， 他們在韻 書

中反而特别注重對西夏字聲類 的排列 與分析 ， 故創造性地編訂

① 見 《音 同 》 （ 丁種本 ） ， 刊佈於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》⑴ ，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，
１ ９９７ 年 ，

頁

５ ８ 。



－

３ １ ８
？

中 華文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 第 一二六期 ）

了 《 同音 》等按照
“

九音
”

排列 的字典 。 同 時 ， 由 於西夏語本身只

有平 、上兩個調類 ， 所以這些字典 中表現 出西夏人對漢語 四聲等

概念的理解不足 。

１ ． 對中古
“

三十六字母
”

概念的借鑑

二十世紀初敦煌發現的 《歸三十字母例 》 和 《守温韻學殘卷 》

顯示 ， 唐代人把漢語的聲母歸爲三十字母 ， 後來 ， 宋人又在三十字

母基礎上增補爲三十六字母 。 守温的三十字母 已按照
“

五音
”

編

排 ，且他進而把舌音分爲舌頭和舌上 ， 齒音分爲齒頭和正齒 ，
已有

了
“

七音
”

的分法 。 三十六字母産生後 ，
又進一步把唇音分爲重唇

和輕唇 ，把來母稱作
“

半舌
”

，
日 母稱作

“

半齒
”

， 有 了
“

七音
”

、

“

九

音
”

之説 。 西夏人完全借鑑了漢語
“

三十六字母
”

的概念 ， 在西夏

韻書 《五音切韻 》序言 中 ， 他們用三十六個西夏字把漢語
“

三十六

字母
”

的代表漢字加 以音譯 ，漢語
“

九音
”

的名 稱則用意譯 。 不過 ，

頗有意味的是 ，西夏人對宋人三十六字母的翻譯是按照他們熟悉

的河西方音的讀法音譯的 ， 與中原聲母的實際讀音並不相符。

《五音切韻 》序言
“

詮九音 門
”

記載
“

三十六字母
”

時所使用 的

西夏字及其翻譯見表／圖一 。

“

詮九音 門
”

注音所用西夏字的字音與三十六字母的實際讀

法頗有些出入 ，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可以概括如下 ：

（
１

） 爲並 、定 、澄 、羣 、從 、牀母注音的西夏字均爲 同部位的送

氣清音 ， 反映出在西夏人熟悉的漢語方言 中這幾類全濁聲母均 已

清化 。 邪與心 、禪與審 、匣與曉也已經合并 。

（
２

） 爲中古明 、泥 、娘 、疑等鼻音聲母字注音均用 同部位的全

濁聲母字 ，説明在西夏人熟悉的漢語方言 中這些鼻音聲母字讀作

同部位的濁塞音或 ｍｂ －

、
ｎｄ －

、 ｉ＞ｄｚ
、 ｇｇ＾ 。

（
３

） 漢字
“

定
”

用
“

到 ｔｈ
ｊ
ｉ
ｊ

１ ”

，

＂

明
”

用
“

激啦
１ ”

，

“

精
”

用
“

搿

ｔ ｓ
ｊ

ｉ

２ ”

，

“

清
”

用
“

叕ｔｓｈ
ｊ
ｉ

１”

澄
”

用
“

慨 括ｈ
ｊ

ｉ

２ “

娘
”

用
“

銨
ｄＺ

ｊ
ｉ

２ ”

，



翁西夏對漢語音韻 學 的 繼承與創新 ？

３ １ ９
？

？

＃
扑
七
＋
｜ ｜

！

，

，

：

？
：

解
医
恤
此
《

隳
尽
＿
？
》

丨

醞
／

＊

詞

啪
ｍ
ｓ

啉
Ｒ
伸

榊
啉

榊
Ｋ
ｍ

ｍ

？

０
？

Ｈ
ｍ

ｍ
妝

ｉ
ｉ

１Ｓ

续
＾
ｍｌ

Ｕ＝：

ｉｇ

？ ｔ＝ｒ

ｍ

凉

ｅ Ｓ
ｅ
ｍ

涯 犓

ｎｎｅ

ＳＵ ｌＤ

ｌ ｔ
＝：

＾ １Ｕ３

？ ｌ
＝ｒ

ｆｉｓｉ

衰

ｍｎＬ

ｗ

％
绽

ＩＩ

ｅ

？ ｍ 辑 ｍ 姻

療

７〇

ｍ

Ｔ＝？

ｔ

壙

Ｔ＝？
．

５３

Ｔ

〇ｒ
ｔｎ

ｍ

＂

ｇ

１

＾
ｃ〇

Ｔｓ

潆

ａ 撕 ｍ ｗ ｍ ｆｔ Ｈ

＜Ｎ
＇

Ｓ
＇

Ｔ

？

ｖ

ｓ

ｆＳ

ｆ

Ｔｒ ？

一

〇

ｆ

ｎ ）
ｉ

ｆ

ｍ

Ｔ＾
＞

ｍ 鑛 ｍ 挺 ｍ ＊ 舦 ｍ ｒｎ

？Ｎ

〇

二

妄

｜

趑

Ｍ

〇

＊

￡

＾

３

ｆ Ｊ
１

ｉ

ｆ

膝

ｎ

〇

ｆ

ｍ

？
ａ ｌ ＾ ＊

ｍｉ．

Ｔｔｒ ＊ 眾 ｍ 輊

＇

Ｉ

擁

＂

Ｉ

ｍ

ｎ

。

？

｜

ｍ

７
〇

Ｓ

：

吾
ｈＷｓ

次 ＿

７^

ｉ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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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牀
”

用
“

视 ｔ＆ｈ
ｊ ｇ

１ ”

，

“

從
”

用
“

ｆｔ
ｔｓｈ

ｊ
ｏ

１ ”

注音 ， 説明西夏人熟悉的漢

語方言 中梗攝 、 曾攝 、宕攝和通攝字失落了鼻音韻尾－

ｇ 。

（
４

） 漢字
“

澈
”

用
“

嫌 啕 Ｕ
２ ”

，

“

匣
”

用
“

徽 ｘ
ｊ
ｉ

ｊ

１ ”

，

“

日
”

用
“

齔

ｚ
ｊ ｉｆ

”

注音 ，説明西夏人熟悉的漢語方言的人聲韻讀若陰聲韻 。

上述特徵正與此前學界根據其他文獻所得出 的十二世紀河西

方音的語音特徵相符合 ，

？説明西夏人並没有真正理解漢語
“

三十

六字母
”

的實際含義 。

２ ． 對
“

五音
”

、

“

七音
”

、

“

九音
”

概念的借鑑

西夏文 《 五音切韻 》序言明確把三十六字母歸人
“

詮九音 門
”

（ 妣 ）！１嫵殽 ） ， 借鑑了漢語對三十六字母的
“

九音
”

歸類 。 同時 ， 《 同

音》等也把西夏字按照
“

重唇音
” “

輕唇音
” “

舌頭音
” “

舌上音
” “

牙

音
” “

齒頭音
” “

正齒音
” “

喉音
” “

舌齒音
”

等
“

九音
”

順序加 以排列 ，

惟一不同的是 《五音切韻》 中第九類
“

來 日二字舌齒音
”

， 《 同音 》稱

作
“

來 日音九品
”

， 即 《 同音 》 中没有 出現
“

舌齒音
”

這一概念 。 《 同

音 》所列
“

九音
”

的名稱及其翻譯見表／圖二 ：

陬龍锹 釘艰 重唇音一品 ｍｍｍｍ 輕唇音二品

ｍｍｍ 舌頭音三品 矧 裰龍姻艰 舌上音 四 品

爾龍ＨＩ 牙音五品 駝 ｌｉＷ锻艰 齒頭音六 品

ｍｍ ｎｍ 正齒音七品 ｍｍｍ 喉音八品

ｉ齔龍紕艰 來 日 音九品

表／圖二 《 同音 》所列
“

九音
”

的名稱與翻譯

① 龔煌城 《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 （ 韻尾問題 ） 》 ， 《西夏語文研究論集 》 ， 北京 ， 民

族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５ 年 ；
孫伯君 《 １ ２ 世紀河西方音 中 的党項式漢語成分 》 ， 《 中 國 語文 》

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
，
頁 ２０

—

２７ 。



論西夏對漢語音韻 學 的 繼承與創新 ？

３２ １ ？

儘管西夏文 《五音切韻 》把三十六字母分作
“

九音
”

，但書名仍

然作
“

五音切韻
”

， 即
“

１龍銥藏
”

， 且每一韻圖均把來 日 二母放在

獨立兩攔 ，
不與唇舌牙齒喉五音 同列 ， 説明 《 五音切韻 》沿用 的仍

是 《切韻 》系韻書早期的分類形式 。

此外 ，西 田龍雄在 《西夏語研究新論》 中 刊佈的一份英藏音韻

學資料 ，擬題爲 《小學問答集》殘片 ，也出現了
“

五音
”

這一概念 ， 譯

作
“

臌能
”

。

？ 不過 ， 目前所知 的西夏遺存文獻中未見
“

七音
”

這一

概念的西夏文譯法 。

３ ． 對清 、 濁的翻譯與運用
“

清
”

、

“

濁
”

兩字 ， 西夏文分别譯作
“

１
”

、

“

签
”

， 見於 《文海 》 和

《 同義 》 中 。 不過 ， 西夏文獻中清 、濁 的含義與漢語音韻學有所不

同 ，
顯示西夏人對清 、濁概念的理解不足 。 聶鴻音先生 曾 經注意到

《文海 》 中 的
“

清
”

、

“

濁
”

兩個術語表示的是聲調的區别 ， 如第 ７０ 韻

一組重紐字
“

鼐
”

，注音爲
“

吴浪平
”

，

“

ａ
”

注音爲
“

吴浪濁
”

，

“

濁
”

與
“

平
”

的對立説明
“

濁
”

字的意思是
“

非平聲
”

。 如果確認 了
“

濁
”

是表示聲調的術語 ，那麽
“

清
”

也應具有 同樣的作用 ， 第 ７ ８ 韻三個

重紐字中 的第一個字
“

額
”

注音爲
“

夷格清
”

， 其中 的
“

清
”

字也應該

是指某種聲調而言的 。

？

同樣 ， 《 同義 》 中清 、濁的具體含義也與漢語音韻學頗不一致 。

如 《 同義》 中有幾個品題
“

１１ 萤艰麵 釘雜
”

、

“

龀１ 貧豭麵锻嫩
”

、

“

奇１＃ 贽 １翻戠齡
”

、

“

１＃ 風豭翻１嫌
”

， 可譯作
“

全清七 品第一

卷
”

、

“

邊清七 品第二卷
”

、

“

半清濁八品第三卷
”

、

“

全濁八品第 四

卷
”

。 其中
“

全清七品第一卷
”

所收大部分字是用於佛經陀羅尼的

①西 田龍雄 《西夏語研究新論 》 ， 京都 ，松香堂 ， 中西 印刷株式會社 出版部 ，

２０ １ ２ 年 ， 頁

１ ２ ３
—

１ ２４ 。

② 聶鴻音 《 〈 文海 〉 韻的 内部區别 》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， 頁 ６８
—

７７ 。



？

３ ２ ２
？

中 華 文 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第 一二六期 ）

注音字 ， 如 ：

“

骹 ．

ａ

”

字 以及與之有關的長音
“

瞒 ？ 以
”

，

“

雜 ？ 奸
”

以及與之有 關 的長音
“

爾 ？ ？

ｗｕ
”

以及與之有 關 的長音

“

爾 ．

ｗｕ
１
”

，

“

料 ．

ｏ
１
”

以及與之有 關 的長音
“

稀 ．

〇

２ ”

， 與
“

骹
？

ａ
”

和
“

ｆＳ
．

 ｊ
ｉ

ｊ

１ ”

兩字偏旁相關 的
“

讚
？

Ｋ
’

， 如果把這些字均歸人影母

還或多或少與傳統上的全清概念有關的話 ， 則偏旁互爲關聯的
“

疏

ｋ
ｊ ａ

１

、馘 ｔｈｗｅ
ｊ

１

、駢 ｎ
ｊ
ｉ

１ ”

等字似乎應該分别歸入
“

全清
”

、

“

次清
”

和

“

次濁
”

。

再如
“

全濁八品第 四卷
”

， 代表字
“

１
ｋｈ

ｊ
ｏＷ

”

， 是全濁音羣母

字
“

强
”

的譯音 ， 漢語河西方音變讀爲送氣音 ， 似乎
“

全濁
”

含義與

漢語一致 ， 但其 同義字
“

嫩 Ｙｉｅ

１

、 稍 ｓ
ｊ
ｉ

１

、 媒 ｋａ、 撇 ｓｕ
２

、 囊

ｄｚｕ
２

、 謖 ｔ
ｊ ｉ ｊ

１ ”

等並不都是全濁音 。

４ ． 對漢語
“

韻
”

的概念和韻書編排形式的借鑑

漢語
“

韻書
”

之所以按韻編排 ， 是 由其供文人作詩押韻時查找

字音的使用功能決定的 。 《切韻 》共分五卷一百九十三韻 ， 後來的

《廣韻 》又進一步分成二百零六韻 。 到宋代 ， 則 開始有人編 出
“

禮

部韻略
”

類韻書 ， 乾脆把同用韻 中 的字全部歸人它前面的韻裏 ， 把

《廣韻 》 的二百零六韻合并成了
一百零六韻 。

漢語
“

韻
”

字 ，西夏文譯作
“

藤 ｂ
ｊ
ｕ

１
”

。 無論是從編排體例還是

從版刻形制來看 ，
西夏的 《文海 》都可以認爲是 《 廣韻 》 系韻書的翻

版 。 而《文海寳韻 》則是 《文海 》 的簡編版 ，它們都仿照 《廣韻 》按韻

編排 ，把西夏字分歸於平聲九十七韻 ， 上聲八十六韻 ， 總
一百八十

二韻 。

《五音切韻》把西夏語的韻類總列
一百零五幅韻圖 ， 然後把分

屬每一韻的字羅列其中 ， 每韻給 出代表字 ，其 中平 、上 同列 的共計

七十八幅 ， 另外還有平聲獨列 十九幅 ， 上聲八幅 。 《 五音切韻 》 序

言總列有一百零五個韻的代表字 ， 與 《文海 》 、 《文海寳韻 》 的分韻

次序一致 。 代表字見表／圖三 ：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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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來講 ，依照
“

三十六字母
”

的排列順序 ，
可 以把宋元等韻

圖分爲兩類 ，

一類 以唇音幫滂並 明起首 ， 如 《韻鏡》 、 《通志
？ 七音

略》 ， 另
一類以牙音見溪羣疑起首 ， 如 《 四聲等子 》 、 《切韻指南 》 、

《切韻指掌圖 》等 。 《五音切韻 》序言明確把三十六字母歸人
“

餘九

音 門
”

，西夏字按照
“

重唇音
”

起首的順序加 以排列 ， 顯然是繼承了

《韻鏡》等韻圖的排列方式 。

此外 ， 《 同音 》最能體現繼承《切韻 》 系韻書體例的地方是用
一

個小圓圈把
一個同音組與另

一個 同音組隔 開 。 《 同音 》每
一 品 的

末尾還都附有數量不等的
“

獨字
”

（ 纖鴕 ） ，把没有同音字的西夏字

集 中放在
一起 ，從形式上看 ，

這也有些像 《 廣韻 》
一些韻部末尾 的

“

增加字
”

。

５ ． 對四聲名稱的翻譯與借鑑

西夏人對漢語
“

四聲
”

概念的繼承首先反映在對這
一概念的

翻譯上 。 《 文海 》 、 《文海寶韻 》 、 《 五音切韻 》 、 《 同音文海寳韻合

編 》等均 出現了
“

平
” “

上
” “

去
” “

人
”

的聲調名稱 ， 如在 《文海 》 中有

少量平聲字出現了
“

上聲
”

、

“

平去
”

等附注 ； 在 《音 同文海寳韻合

編 》 中 ，有二十多個字的聲調被注 以
“

平去
”

、

“

平上
”

、

“

上去
”

、

“

上

人
”

、

“

上平
”

、

“

平去清
”

等 ； 《文海寳韻 》存有
“

平聲第一
”

和
“

上聲 、

入聲第二
”

等標題 ； 《五音切韻序 》還出現了
“

今文字之五音者 ，平上

去入各有字母 以 明之
”

等字句 。 不過 ， 西夏人對
“

平
”

、

“

上
” “

去
”

、

“

入
”

的翻譯卻采用 了意譯的方式 ， 即
“

假 ？

 ｊ ｉ ｊ

１ ”

、

“

繃 Ｐ
ｈ

ｊ
ｕ

２ ”

、

“

雞

句
？

〇

２ ”

，這四個西夏字的意思分别是
“

平展
”

、

“

上面
”

、

“

去

到
”

、

“

進人
”

。 我們知道 ， 漢語
“

平
”

、

“

上
”“

去
”

、

“

人
”

四字本身分

屬 四個聲調 ， 與字義並無任何關聯 ， 西夏用意譯的形式加 以 翻譯 ，

似乎表明他們只是從漢語韻書借來這
一概念 ，

並没有真正理解 四

聲的實際意義 。

西夏人對漢語四聲翻譯的
“

疏失
”

，
可能是 由於西夏語聲調没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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３ ２５
？

有漢語那樣的 四聲分别造成的 。 研究表明 ， 西夏語只有平 、上兩個

調類 ， 如 《文海 》 和 《文海寳韻 》 分
“

平
”

、

“

上
”

和
“

雜類
”

三卷 ，

“

雜

類
”

顯然與聲調無 關 。 西 田 龍雄在 《 西夏語研究新論 》 中 刊佈 的

《小學問答集 》 出現 了這樣的 問答 ：

“

問 ： 平上去入四聲 中 ， 無去聲

韻……云何 ？ 答 ： 上聲字成 ，
□ □ 中 ， 無韻故 ， 與平近 ，

以平攝也 。

”

更進一步説明西夏語中雖然借用 了漢語四聲的概念 ， 但本身並没

有去聲 ，且因其與平聲接近 ，故 以平聲攝之的道理 。 同時 ， 《文海寳

韻 》第
一

卷
“

平聲
”

、第二卷
“

上聲入聲
”

的分類形式 ， 表明西夏人是

把人聲歸於上聲的 。

６ ． 對反切注音手段的繼承

西夏文韻書 《文海 》仿照 《廣韻 》於每一韻各紐首字下標 明 反

切注音 ， 使我們得以根據這些字的聲韻類别及其反切 了解到它們

的讀音 。 正是 由於 《文海 》與 《廣韻 》編排體例的相似性 ， 西夏學者

爲西夏字擬音時也按照傳統方法根據陳澧 《切韻考 》所歸納的
“

反

切系聯法
”

來分析西夏語的韻類 。 如 ： 按照反切系聯 ， 《文海 》第 １

韻的二十四個紐可以分成兩類 ， 第 １ 至第 １ ９ 紐爲一類 ，第 ２０ 至 ２４

紐爲另 一類 ， 參考 《 廣韻 》 的
“
一東

”

韻也分爲一等 （

－

ｕｇ ） 和三等

（

－

ｉｕ
ｇ ） 兩個韻類 ， 同 時對照 《文海 》這

一

韻第 １ ８ 紐的
“

力度切
”

和

第 ２４ 紐
“

力蛆切
”

中 ｉ 介音的有無 ， 可以得出 《文海 》第 １ 韻也應該

包括兩個
“

韻類
”

，

一個是 －

〇
（第 １ 

一

１ ９ 紐 ） ， 另
一個是 －

ｉ〇
（ 第 ２０

—

２４

紐 ） 。
？

聶鴻音先生還發現 《文海 》 中還存在
“

跨韻
”

使用反切下字的

情況 ，從一個側面反映 了西夏人 口 語的實際讀音 。 如 《文海 》第 ３

韻字又用作第 ５９ 韻的反切下字 ， 第 ９ 韻字又用作第 ６７ 韻的反切

① 參考聶鴻音 《論
“

文海
”

第一攝及有 關 同題 》 ， 白濱等編 《 中 國 民族史研究 》 （ 二 ） ， 北

京 ， 中 央 民族學院出版社 ，

１ ９ ８９ 年 ， 頁 ３４３
—

３５ ７
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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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字 ，第 ２７ 韻字又用作第 ６８ 韻的反切下字 ， 第 ３４ 韻字又用作第

３ ８ 韻的反切下字 ，第 ３ ６ 韻字又用作第 ６ １ 韻的反切下字 ，第 ４９ 韻

字又用作第 ８９ 韻的反切下字 。

① 這種跨韻使用反切的現象説明在

西夏語中這些韻是没有區别的 。

鑑於
“

等韻
”

二字連言不見於宋代典籍 ，宋代只有
“

切韻
”

、

“

切

韻之學
”

、

“

切韻圖
”

等名稱 ， 魯國堯先生 曾 主張應把明清以前的等

韻學叫
“

切韻學
”

。

② 從這個意義上説 ，西夏文韻書 《五音切韻 》 也

是一部講反切 ， 即聲韻拼合的 韻書 。 《五音切韻 》 乙 種本 ＣＨｈｂ ．

Ｎｏ ． ６２ １
） 第 ６ 頁下有兩句話 ，

一是
“

玀藤 擗誃殽搔
”

， 意即
“

衆流入

海門竟
”

；

一是
“

獼１唏 窈 殽
”

， 意 即
“

韻母穿繩 門
”

， 説 明 《 五音切

韻 》所列韻圖實分兩部分 ，

一部分是以聲類爲綱 ，

一部分是 以韻母

爲線 ，聲韻相貫 ，拼合成字 。

７ ？ 對中原梵漢對音注音手段的繼承

在西夏人編定的這幾部字典中 ， 《 掌 中珠 》 中 的注音漢字一 向

被視爲解讀西夏語的 關鍵所在 ，
正是依賴對這些注音漢字的分析 ，

並輔以 《文海 》 、 《 同音 》 等字典的聲韻分類 ， 人們纔大致獲知 了西

夏語的聲韻系統 。 爲了表示西夏語中那些很難在漢語中找到對當

字的音節 ， 《掌 中珠 》 仿造 中原梵漢對音 的注音手段 ， 采用 了加注

或創製特殊漢字的辦法 ， 這一點在西夏新譯漢文佛經陀羅尼 的對

音規則 中得到了佐證 。 歸納起來 ， 《掌 中珠 》承 自 漢譯密咒的特殊

標音漢字手段可分爲兩種 ：

第
一種是在當用漢字左面加

“

口
”

旁 比況發音部位 ， 在來母字

前加
“

口
”

旁 比況西夏語顫舌音 ｒ
－ｊｎ

：＿ ｒａ
、酿 ！

？

〇 、龄 ｒｉｅ
、喋ｒｉ

、噸

①聶鴻音 《 〈 文海 〉 韻的 内部區别 》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９ ８ 年第 １ 期 ， 頁 ６ ８
—

７７ 。

② 魯國堯 《 〈 盧宗邁切韻法 〉 述評 》 ， 載 《 魯 國堯 自 選集 》 ， 鄭州 ，
河南教育 出版社 ，

１ ９９４

年 ， 頁８２
—

１ ２５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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３ ２７
？

ｒｉｅ
、 ｆｌＡｒｉｏ

、嚕 ｒｕ 等 ；在鼻音聲母字前加
“

口
”

旁 比況党項語同部位的

濁塞音 ， 如
“

喻
”

ｂ －

、

“

啦
”

ｄ
－等 ；在精母字前加

“

口
”

旁 比況同部位 的

濁塞音 ， 相 當於 中古漢語從母字 ， 如
“

ｄＺ
－

、

“

嗯
”

ｄｚ
－等 ；

“

概
”

、

“

屹
”

字的聲母對應党項語濁塞音 ｇ
－

；

“

啾
”

字 比況的是党項語聲

母 ｚ
－

０

第二種是在基本對音字後加注其他字來描摹該字 的 發音方

法 。

《掌中珠 》 中 加 注
“

重
”

的對音漢宇共有 五個 ：

“

馬
”

、

“

能
”

、

“

訛
”

和
“

領
”

、

“

浪
”

， 加 注
“

輕
”

的對音漢字有八個 ：

“

麽
”

、

“

没
”

、

“

末
”

、

“

磨
”

、

“

莽
”

、

“

遏
”

、

“

普
”

和
“

縲
”

。 這些漢字大致可分爲兩

類 ，

一類是來母字 ， 另
一類是西北方音 中 讀 ｍｂ －

、
ｎｄ

、 ｇ ｇ
－的鼻音字 。

聶鴻音先生根據傳統的梵漢對音用字體例 ， 認爲 《掌 中珠 》 中 來母

字加注
“

重
”

表示的是党項語的顫舌輔音 ｒ
－

， 如
“

領重
”

、

“

浪重
”

等 ，

來母字後加 注
“

輕
”

表示 的是邊音 １
－

， 如
“

縲 輕
”

； 西北方音 中 讀

ｍｂ －

、
ｎｄ

、 ｉ

］ ｇ
－的鼻音字右下方注

“

重
”

的字讀濁塞音 ， 注
“

輕
”

的字讀

鼻音 Ｏ

？

西夏韻書的編排和對西夏語字音的分析手段既繼承了漢語韻

書的聲韻分析體系 ， 同時也有創新 。

１ ． 雙語字典《掌中珠》編排體例的創新

《掌 中珠 》這類教材中原傳統上稱爲
“

雜字體字書
”

， 大約發源

① 聶鴻音 《 〈 番漢合時掌 中珠 〉 裏的
“

重
”

與
“

輕
”

》 ， 祁慶 富主編 《 民族文化遺産 》 第一

輯 ，
北京 ， 民族出 版社 ，

２００４ 年 ， 頁 １ ００
—

１ ０３ 。
^



？

３２ ８
．

中 華 文 史論 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 第

一二六期 ）

於漢魏時代 ，
這類字書 曾在唐宋兩朝大爲流行 ，敦煌遺書 中就有很

多這樣的字書 ，

？元明清編訂的
“

華夷譯語
”

系列則可看作其餘脈 。

這些字書最初是 出於鄉塾
“

通識
”

教育 的需要 。 骨勒茂才編訂 《掌

中珠 》遵循傳統設立了這樣的綱 目 ： 天 ： 天體上 ， 天相 中 ， 天變下 ；

地 ： 地體上 ，地相 中 ，地用下 ；
人 ： 人體上 ， 人相 中 ， 人事下 。 從

“

天

體
”

到
“

人事
”

的九章分别記録 了
“

天
”

的異名 、 日 月 星辰和干支 、風

雨陰晴和年月 日 、

“

地
”

的異名 、 山河 、礦物和動植物 、人的分類 、身體

器官 、 日 常生活用語 ，共涉及不重複的西夏字一千五百零四個 。

②

爲了讓漢人和党項人同時學習 ， 骨勒茂才在傳統字書體例基

礎上作出 了一些創新 。 他把每則詞語的解説分成 四行 ： 第 １ 行是

漢字 ， 給第 ２ 行的西夏字注音 ； 第 ４ 行是西夏字 ， 給第 ３ 行的漢字

注音 ； 中 間 的兩行西夏字和漢字互相注義 。 如表／圖 四 ：

漢人可 以看前三行 ， 即 西夏文
“

鮮鮮
”

的意思是
“

白米
”

， 讀如

漢語的
“

客疣
”

。 党項人可 以看後 三行 ， 即漢語
“

白 米
”

的意思是
“

髀群
”

， 讀如西夏語的
“

嫩１
”

。 《掌 中珠 》可謂是現存最古老的雙

①鄭阿財 、朱鳳玉 《敦煌蒙 ？研究 》 ， Ｍ州 ， 甘肅教育 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２ 年 ， 頁 ７ ５

—

７６ 。

② 聶鴻音 《 打開西夏文字之 門 》 ，北京 ， 國家脚 書館出 版社 ，
２０ １ ４ 年 ， 頁 １ １

—

１ ３ 。

第 １ 行 ： 客疣

第 ２ 行 ： 將 群

第 ３ 行 ： 白米

第 ４ 行 ： 嫌 脈

表 ／ 圖 四 《掌 中珠 》 的編排體例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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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

語教科書 ，其體例上的創新也爲元明清時期編訂的
“

華夷譯語
”

系

列字書創立了規範 。

２ ． 對中原梵漢對音手段的創新

（
１

）
“

切身
”

注音手段的創新

所謂
“

切身
”

即古人所説的
“

自 反
”

。 顧炎武 《音論》卷下
“

南北

朝反語
”

中 曾經論及
“

切身
”

，認爲佛經對音 中 的
“

切身
”

源 自 古人反

切中的
“

自反
”

，
曰

：

“

趙宦光曰 ：

‘

釋典譯法真言中此方無字可當梵音

者 ，
Ｓ Ｐ用二字聚作一體 ，謂之切身

’

，乃古人 自反之字則已先有之矣 。

”

①

佛典密咒的對音中 ， 經常會遇到用漢字無法準確對譯的梵語

音節 ， 經師們遂硬性地找兩個當用漢字左右並列拼合成一字 ， 左字

表聲 ， 右字表韻 。 由於這些新造字並非真正意義的漢字 ， 而且其讀

音是 自 身兩個構件的反切 ， 所 以人們一般把這些字 習稱爲
“

切身
”

字 ， 有的密咒還在這些字後標注
“

切身
”

二字 以示區别 。 《龍龕手

鏡》這樣的專 門爲研讀佛經而編纂 的俗字典收録了一批
“

切身
”

字 。 如 《龍龕手鏡 ？ 也部 》 ：

“

ｍ ， 丁也反
”

、

“

馳 ， 早也反
”

。 《龍龕手

鏡 ？ 亭部 》 ：

“

铱 ， 亭夜反 ， 響梵音
”

、

“

禪
， 亭單反 ， 響梵字

”

。
②

《龍

龕手鏡 》 中 出現的這些
“

切身
”

字在佛經 中都能找到使用 的例證 ，

如唐菩提流志譯 《不空＿索神變真言經》卷一 〇有
“

怛軸他
”

？
， 對

譯梵文 ｔａｄ
ｙ
ａｔｈａ

，

“

馳
”

注音爲
“

寧也反
”

， 與 ｄｙａ 對音 。

西夏新譯密咒 中 出現的
“

切身
”

字有
“

了六
”

， 對譯梵文 ｔｕ
； 

“

軟
”

對譯梵文 ｍｉ
； 

“

銶
”

對譯梵文 ｄｖｅ
； 

“

輮
”

對應梵文 ｄｖｅ
； 

“

辂
”

或
“

珞
”

對譯梵文 ｄｕ／扣 。 下面是選 自 夏譯佛經陀羅尼 中 的幾組
“

切身
”

字

例 ，見表／圖五 ：

①顧炎武《音學五書 》 ，北京 ， 中華書局影 印觀稼樓仿刻本 ，

１ ９８２ 年 ， 頁 ５ ３ 下 。

② 《 龍龕手鏡 》 ，北京 ， 中華書局影印 ，

１ ９８ ５ 年 ， 頁 ３４ １
，

１ ９８ 。

③ 《 大正新修大藏經 》 （
２０

） ，
頁 ２７９ 上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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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
中 華文 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第

一二六期 ）

梵文 對音漢字 對 音 舉 例 文 獻 來 源

Ｔａ ｂｈａｖａｔｕ 末幹访
賨源譯 《勝相頂尊總持功

能依經録 》

辂 （ 切身 ）
ｌ ｉ ｔｕ ｒｕ 西辂 （ 切身 ） 嚕

智廣輯 《密咒圓 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功德山 陀羅尼咒
”

丁各 （ 切身 ）
ｈｅ ｔｕ 形珞 （ 切身 ）

智廣輯《密咒圓 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十二因緣咒
”

珞 （ 舌齒 ）

ｈｅ ｔｕ 形 （ 引 ） 珞 （ 舌

齒 ）

智廣輯 《密咒圓 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十二因緣咒
”

ｄｕ

輅 （ 切身 ）
ｄｕｎ ｉ 辂 （ 切身 ） 你

智 廣輯 《密咒圓 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觀 自 在菩薩甘露咒
”

丁六 （ 舌上 ）

ｄｕ轼ａｎａ／抗 （ 舌 上 ） 室

達捺 （ 能 ）

真智 等譯 《佛説大 白 傘蓋

總持陀羅尼經 》

ｄｈｕ 鶴 （ 切身 ）
ｍａｎｕ 麻輔 （ 切身 ）

智廣輯 《密咒圓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金剛薩埵百字咒
”

ｎｕ 鹑 （切身 ）

ａｎｕｒａｋ ｔｏ 啊赖 （ 切身 ）

囉屹 （ 二合 ） 多

智廣輯 《密咒圓因往生集 》

“

金剛薩埵百字咒
”

表／圖五 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 中 出現的
“

切身
”

字

上述
“

切身
”

字 中
“

１

■

六
”

在 《掌 中珠 》 中也 曾使用 （ 見圖六 ） ，

“

諸

佛菩薩
”

之
“

諸
”

，西夏字爲
“

施
”

，注音漢字爲
“

了六
”

。
①

① 西夏字
“

 ， 《掌 中珠 》 中大多用
“

访
”

字注音 ， 龔煌城先生 曾根據反切連鎖 ， 即 用
“

麄
”

做反切上字的西夏字的注音漢字多爲
“

囉
”

，
認爲

“

狖
”

是
“

昉
”

之訛寫 ，
並把

“

麄
”

擬音爲 如 。 龔煌城《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 （ 聲母部分 ） 》 ， 《西夏语言文

字研究論集 》 ，北京 ， 民族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５ 年 ， 頁 ４８ １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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３３ １
？

（
２

）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字注

音的創新

《掌 中 珠 》 中 曾 經大 量使用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字標注漢語 中

没有 的 党 項語讀音 。 至於其 中
“

尼 、

“

宜 、

“

夷 日

等表示 的 是改 變基本輔音 的 音

色 ， 還是党項語中 的鼻冠音 ，學界

則多有分歧 。 龍果夫曾首先提出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字表示 的 是党

項語 中 有 鼻冠音 的音 節 ，

？後來

得到 了伯希和的支持 。

？ 王靜如 、索夫洛諾夫和 克恰諾夫 、西 田 龍

雄等在相 關著作 中也主張党項語 中有鼻冠音 的説法 ， 並爲党項語

擬定 了鼻冠音聲母 。

？ 孫宏開先生也認爲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字表示

的應是党項語中 的鼻冠音音節 ， 其主要依據是現代羌語支語言有

鼻冠音存在 ， 而且他還根據 《掌 中珠 》用
“

二合
”

字注音的西夏字與

羌語支 （ 包括部分彝語支 ） 語言的 同源詞 的對 比 ， 判斷党項語當時

既有帶鼻冠的濁音 ，
也有帶鼻冠的清送氣音 。

④

①Ａ ．Ｄ ｒａ
ｇ
ｕ ｎ ｏ ｖ

，
“

Ｂ ｉ ｎ ｏｍ ｓｏｆ ｔｈ ｅ ｔ

ｙｐ
ｅ尼卒 ｉ ｎ ｔｈｅＴａｎ

ｇｕ
ｔ

－

Ｃ ｈ ｉｎ ｅ ｓｅ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ａ ｒ
ｙ 

”

， 双ｏｏ ｆｌ ｄｗ

Ａ Ｋａ ｄｅｕ ｕｕＨａ
ｙ
ＫＣＣＣＰ

， １ ９２９
，ｃＴｐ

．  １ ４ ５  １ ４ ８ ．

② Ｐ ａ Ｕ ｌ Ｐ ｅ ｌ ｌ ｉ 〇 ｔ （ 伯希和 ） ， 《 評 〈 夏漢字典 中
“

尼卒
”

型 的二合字 ＞ 》 ，

ｒ〇ｕ ｎ
ｇ
Ｐａ〇

，ｖ 〇 １ ． ２９

（
１ ９ ３ １

） ， ＰＰ
． １ ６５

－

１ ６６ 。 原文没有標題 。 聶鴻音譯 文見孫伯 君編 《 早期 西 夏學譯

叢 》 （ 二 ） ，
北京 ， 民族 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５ 年 ， 頁 １ ６７ 。

③ 王靜如 《 西夏語音系 導言 》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 ８ ２ 年第 ２ 期 ， 頁 １

一

 １ ３
；

Ｃ 〇 ｃ
Ｊ
）

Ｐ
〇 Ｈ Ｏ Ｂ

，

Ｍ ．Ｂ ．

ｈＥ ．Ｈ ． Ｋｂ ｉＭａＨ Ｏ Ｂ
，Ｈ ｃｃ＾ｅｆｌＯ Ｂ ａ Ｈ Ｈ ｆｌｎ ｏ

４ ＞〇 Ｈ ｅＴＭＫ ｅ ＴａＨ ｉｙｒｃＫｏ ｒｏ Ｈ ３ ｂ ｉＫ ａ
，Ｍｏ ｃＫＢ ａ

：Ｈ ａ
ｙ
ｎａ

，

１ ９６ ３
；
西 田 龍雄 （

Ｎ ｉ ｓｈ ｉ ｄａ Ｔａｔ ｓ ｕｏ ） 《 西夏語 （７）研究——西夏語０再构成 ｈ 西 夏 文字Ｏ

解讚 》 ， 京都 ， 座右宝刊行會 ，

１ ９６４ 年 。

④ 孫宏 開 《西夏語 鼻冠音聲母構擬 中 的幾 個 問題 》 ， 《 民族 語文 》 １ 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， 頁

５０ ６０ 。

瘢菩偷岑
ｊ

表／圖六 《掌 中珠》

＂

丁六
”

注音例



．

３ ３ ２
？ 中 華 文史論叢 （

２〇 ！ ７ ． ２
，
總 第 一二六期 ）

而龔煌城和聶鴻音先生均對這
一提法提出 了質疑 ，

並認爲 《掌

中珠》裏的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注音字除一小部分應按反切法拼讀以

外 ，其餘大部分
“

二合
”

字所代表的党項語聲母應是不帶鼻冠成分

的單個濁輔音 ， 而不應是帶鼻冠成分的複輔音 。 龔先生對 比分析

了 《掌中珠》 中用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合
”

字注音的西夏字在 《 同音 》 中 的

所屬聲類 ，認爲 《掌 中珠 》 中用
“

尼則
”

、

“

尼足
”

、

“

尼精
”

等標音的

西夏字在 《 同音 》 中 屬於第六類齒頭音 ，
以

“

尼 正
”

、

“

尼周
”

、

“

尼

長
”

等標音的西夏字則屬於第七類正齒音 ， 當分别擬作 Ｍｚ 和
《

抝

以
“

够則
”

、

“

啾足
”

、

“

够將
”

、

“

啾作
”

、

“

噂全
”

等注音 的則應與用
“

啦
”

注音的字合成一類 ，擬作 ｚ
－

；
以

“

日 知
”

、

“

日 率
”

、

“

日 責
”

等注

音的西夏字當擬作舌齒音 Ｉ 。
？ 聶先生則撰專文對

“

尼卒
”

型
“

二

合
”

字所代表的實際語音加以分析 ，
認爲當時西北方音 中從和床母

這兩個全濁聲母已經清化了 ， 當地的漢語音韻系統中 已經没有
？

ｄｚ

和
‘

了 ，所以骨勒茂才無法用漢語的從母和床母來與党項語的
１

ｄｚ 和
？

刼 兩個聲類對音 ， 只好寫上
“

卒
”

、

“

足
”

、

“

祖
”

等清聲母字 ，

再在前面冠上一個鼻聲母的
“

尼
”

字 ， 想通過連讀來使這些輔音濁

化 。

②

（
３

） 大字加小字注音體例的創新

十二世紀下半葉 ，西夏仁宗 （
１ １ ３９
—

１ １ ９３ 年在位 ） 曾 主持翻譯

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經 ，
並爲準確標定陀羅尼 中 的梵文音節重新確

立了一套規則 ，西 田龍雄 、聶鴻音 、孫伯君等均在相 關論著 中總結

過這套梵漢對音規則 。

？ 其核心是遇到梵文與西夏文不 同 的複輔

①餌煌城 《西夏韻 書 〈 同 音 〉 第 九類聲母 的擬 測 》 ， 載龔煌城 《 西夏 語 言文字研究論

集 》 ， 頁 １ ３
—

３０
。

② 聶鴻音 《西夏語音商榷 》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 ８５ 年第 ３ 期 ， 頁 ５０
—

６ １
，
８０

； 聶鴻音 《 西夏

文注音漢字的轉寫方案 ＞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，
頁 ２２

—

３２ 。

③ 參考西 田龍雄 《西夏語研究 ｔ 法華經 》 （ Ｉ ） ， 《東洋學術研究 》第 ４４ 卷第 （ 轉下 頁 ）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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３ ３３
？

音 、長母音和輔音韻尾時 ， 用大字加小字的拼合形式 ， 如 ： 〈
１
〉 表

示梵語的複輔音時 ，使用一個大字和一個小字的組合 ，
以替代 中原

梵漢對音中的
“

二合
”

形式 。 如梵文 ｔｍ
，法國吉美博物館藏西夏文

《法華經 》校譯本譯作
“

剗 形
”

，唐代密宗經師習慣在音節後面用小

字注
“

二合
”

，不空譯作
“

怛囉二合
”

； 〈
２

＞ 表示梵文長母音時 ， 在音

節後加注小字
“

鴕
”

，如梵文 西夏文譯作
“

說载
”

， 與唐代不空等

加注
“

引
”

字 ， 即 Ｍ 譯作
“

娜引
”

的做法相應 ； 〈
３

〉 表示梵文 中 的收

尾輔音 － ｎ
、

－

ｒｐ 、

－

ｐ 、

－

ｔ 、

－

ｒ
， 分别在音 節 後 加 注小字

“

秘
”“

败
”“

蕭
”

“

娜
” “

獄
”

等 。 另外 ， 由於西夏語的母音和輔音韻尾不如藏語 、蒙

古語和北方漢語發達 ， 因此 ，在翻譯藏族 、蒙古族和漢族人名 時 ， 爲

求準確 ，遇到母音和輔音韻尾時 ，
也采用 了大字加注小字的拼合形

式 ，小字往往代表的是大字的韻尾 。

元代刊行的 《金光明最勝王經 》 和居庸 關六體石刻 中西夏文

《佛頂尊勝陀羅尼 》 、 《如來心陀羅尼 》 的梵夏對音 ，
以及東壁題記

中人名 、職銜的翻譯均沿襲了這一規則 。 如 《金光明最勝王經 》 卷

四有梵文 ｖ ｉ ｔｏｈａｎ ｔ ｉ
，其中 ｈａｎ

， 用大字
“

翁 ｘａ

１ ”

加小字
“

報 ｎ
ｊ
ｉ

２ ”

來注

音 。

？ 東壁漢文 《造塔功德記 》 有
“

大都 留守安賽罕資政院使金剛

義太府太卿
”

， 其 中
“

留
”

對音作
“

骯 ｌ

ｊ
ｉ ｌ＃

？

ｕ
２
”

、

“

守
”

對
“

鐵 ｉ
ｊ

ｉ

１

傾
＿

ｕ
２ 

”

、

“

安
”

對
“

嫌 ｇ
ａ
２

萧 呎
１ 
”

、

“

赛
”

對
“

轺 ｓａ

１

藤 ？

 ｊ
ｉ
ｊ

１ 
”

、

“

卿
”

對
“

銳 ｋｈ
ｊ
ｉ

２

秘 ？
ｊ
ｉ

２
”

等 ， 均沿用大字加小字的對音形式 。

？

明刻本西夏文 《高王觀世音經》 的發願文 中人名 的拼合也遵

（ 接上 頁 ）
１ 号 ，

２００４ 年 ； 聶鴻音 《 〈 仁王經 〉 的 西夏譯本 》 ， 《 民族研究 》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

期 ， 頁 ４４ ４９
；孫伯君 《西夏佛經翻譯的用字特贴 與譯經時代的判定 》 ， 《 中 華文 史

論叢 》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， 頁 ３０７
—

３２６ 。

① 王靜如 《金光明最勝王經卷 四夏藏漢合璧考釋》 ， 《西夏研究 》第二輯 ，

１ ９ ３ ３ 年 ， 頁

１ ８２ 。

② 村 田治郎编著 《居庸關 》第
一卷 ，京都大學工學部 ，

１ ９５７ 年 ， 頁 ２９２
。



．

３ ３４
．

中 華文 史論叢 （
２０ １ ７ ． ２

，
總 第

一二六期 ）

從了西夏時期爲梵文 、藏文和漢字標音 的做法 ，
並用大字和小字 ，

小字代表母音和輔音韻尾 ， 例如
“

報
”

代表－ｎ
，

“

敝
”

代表－ｍ
， 等等 。

明代洪武十五年 （
１ ３ ８２

） 翰林院侍講火源潔和編修馬沙亦黑編譯的

蒙漢對照辭彙集 《華夷譯語 》有凡例六 ， 特别説 明 了幾則漢字譯寫

蒙古語的拼合體例 ， 即涉及
“

用漢字譯寫胡語 ， 其中 間有有聲無字

者
”

，悉采用大字加小字 的形式 ， 如 ：

“

字傍小注舌字者 ，
乃舌頭音

也
，必弾舌讀之 。 如

Ｓ

兒／里 ，剌 、

５
魯 、

Ｓ
侖之類 。

” ①

可以設定 ，西夏時期創立的這套嚴謹的標定外族語的規則 ， 隨

着西夏後裔在元朝的任職而被帶到 中原 ，
並啓發了 《華夷譯語 》 和

《蒙古秘史 》 的編寫者 ， 爲後世用本族文字音寫外族語提供了很好

的規範 ，
這種大字加小字的譯寫規則一直到清朝仍有所遵循 。 清

朝編定的 《 同文韻統 》卷一 《天竺字母後説 》涉及梵文長母音和複

輔音等這類無法用單個漢字標音 的情況時 ， 規定均須用大字加小

字的形式加 以標注 ， 如 ：
ａ 譯作

“

阿阿
”

；

ｋａ 譯作
“

嘎 阿
”

；

ｋｒｉ 譯作
“

基《
”

；

ｋ ｌａ 譯作
“

嘎拉
”

等 。

？

３ ．
《掌中珠 》

“

圈發
”

注音手段的創新

《掌中珠》 注音符號 中最複雜的是漢字旁邊 附加 的小 圓 圈 。

傳統上有種標注調類的方法 ， 即用手指調平仄 ，其方法是用左手拇

指點食指和無名指 ， 點食指根是平聲 ， 食指頭是上聲 ， 點無名指頭

是去聲 ， 無名指根是人聲 ，
這種方法被稱作

“

四角標圈法
”

。 岳珂

在 《九經三傳沿革例 》 中指 出
“

音有平上去人之殊 ， 則隨音圈 發
”

。

？

後來 ，
這種方法也用於指明一些多音漢字的異讀 ， 即在漢字的 四角

加小圈 ，左下是平聲 ，左上是上聲 ， 右上是去聲 ， 右下是入聲 ， 傳統

①《 華夷譯語 》 ， 《涵芬樓秘笈 》第 四集據明經廠本刊印 。

② 參考聶鴻音 《 〈 同文韻統 〉 中的梵字讀音和漢語官話 》 ， 《 滿語研究 》 ２〇 １ ４ 年第 １ 期 ，

頁 
５ １ ０ 。

③ 岳珂 《九經三傅沿革例 》

“

音釋
”

，
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，

１ ８３ 册 ， 頁 ５６４ 上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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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稱爲
“

圈 發
”

。 《掌 中珠 》 中漢

字旁邊附加小 圓 圈 也有一些符

合
“

圈 發
”

的 體 例 ， 如 ： 《 掌 中

珠 》 頁 ２ ７ 的
“

行行
°

稟 德
”

（ 見

表／圖七 ） ， 其 中 第二個
“

行
”

字

的右上角 加小 圈 表示
“

行
”

字當

讀去聲 。

不過 ， 《 掌 中 珠 》 中 加 注小

圈 的漢字的讀音大多與古代
“

圈

發
”

的體例不合 ， 表現 出 對 中 原

古代
“

圈 發
”

注 音手段 的創新 。

表 ／圖七 《掌 中珠 》 中
“

圈發
”

注音例

龔煌城先生 曾注意到凡是屬於 聲類 的西夏字所用注音漢字往

往是在來母字右下方加注小圈 ， 如 ： ｆ Ｉ ｈ
ｊ Ｕ

１

， 注音字是
“

領

ｌ ｈ
ｊ ｏ

ｒ

１

注音字爲
“

量 。

”

。

？ 聶鴻音先生則注意到 《文海 》 中某些西夏

字 ， 其在 《掌 中珠 》 中 的對音漢字左下角加小圓 圈 與否表現爲重紐

的對立 ， 如第 ２９ 韻的前三組重紐都表現爲
“

。勒
”

和
“

勒
”

的對立 ，

第 ５ １ 韻的第一組重紐表現爲＇ 良
”

和
“

你
”

的對立 ， 第 ６ ３ 韻的重紐

表現爲
“

拶
”

和
“

。臘
”

的對立 ，第 ７７ 韻的 兩組重紐表現爲
“

。 則
”

和
“

呤
”

的對立 。

？

４ ． 《同音 》 、 《文海》 、 《五音切韻 》編徘體例的創新

《 同音 》没有依照 《 廣韻 》等中原韻書
“

依韻列字
”

的規則排列 ，

而是創造性地按照
“

九音
”

對西夏字進行分類 和排序 ， 將所有 的

西夏字的 同音字組按照聲母的發音部位分别歸人九個
“

品
”

，
這九

①？煌城 《 西夏韻 書 〈 同 音 〉 第 九類聲母 的擬 测 》 ， 戦？煌城 《 西 夏 語言 文字研究 論

集 》 ， 頁 １ ３ ３０ 。

② 聶鴻音 《 〈 文海 〉 韻的 内部區别 》 ， 《 民族語文 》 １ ９９ ８ 年第 １ 期 ， 頁 ６ ８
—

７７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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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品
”

相當於書的九章 。 這一創新的原 因 可能是党項人編訂字典

的 目 的並非像中原漢人那樣是爲了提供作詩押韻的標準 。

中原《切韻 》系韻書同一韻裏的聲母排列順序是任意的 ， 而西

夏韻書 《文海 》 同
一韻裏的聲母排列則創造性地依照

“

唇舌牙齒

喉
”

的順序 ，
這是對中原韻書的創新性借鑑 。

《五音切韻 》把 《文海 》
一百八十三韻中平聲與上聲相 同 的韻

（ 同居韻 ） 合并起來 ， 歸納爲
一百零五韻 ， 列爲

一百零五幅韻 圖 。

其中平 、上同列的共計七十八幅 ， 另外還有平聲獨列十九幅 ，
上聲

八幅 。 這種一韻一圖 的形式與 《切韻指掌圖 》 和 《韻鏡》 的排列方

式均有所不同 。

Ｓ ．

《文海 》 、 《同音 》訓釋體例的創新

與《廣韻 》等韻書的訓釋體例不同 ， 《文海 》每個字的 開頭都有

字形説解 ， 如 ：

“

捧 啪
１ ”

本義爲
“

繩
”

， 引 申 爲動詞
“

纏
”

、

“

縛
”

義 ，

《文海 》釋曰
“

赛 ， 痛饊靠掀
”

， 可譯作
“

縛 ， 索頭結下
”

。
？ 這反而與

《説文解字 》等字書體例有相似性 。 同時 ， 中原 《廣韻 》等韻書對字

義的訓釋往往廣泛徵引古書 的使用例證 ， 《 文海 》則 因西夏字 的創

製與使用時 間 較短 ， 没有這種書證 ， 轉而采用 同 義相訓 的形式 。

如 ： 義爲
“

二
”

的西夏字
“

ＩＴ ， 《文海 》 釋 曰
“

橋 ，＿批親撤 。 搞嫌 ，

親 肢嵌 ， 叕骸 ， 揪散 ， 敕１报 ， 弱 敢 ， 射骰 ， １＾
楠放 。 ？ １形

”

，

可譯作
“

二
， 俱左雙右 。 二者 ， 雙也 ， 對也 ， 雙也 ， 雙也 ， 兩雙也 ， 倆

也 ，第二也 ， 俱二也 。 數之謂也
”

。
？ 這種訓釋形式又反而與 《 爾

雅 》等古書頗爲類似 。

《同音 》雖然也繼承了 《廣韻》等韻書的訓釋體例 ，但手法較之相

對簡略 ，

一般只是利用注釋字與被注釋字組成一個雙音節詞或者片

①李範文 《夏漢字典》 ，北京 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８ 年 ， 頁 ６ １ ９ 。

② 李範文 《夏漢字典》 ， 頁 ２ １ １ 。



論 西 夏 對漢語音韻 學的 繼 承與創 新 ？

３３ ７
？

語 ，例如對專有名詞 只 注
“

族姓
”

、

“

人名
”

、

“

地名
”

， 對虚字只注
“

語

助
”

， 對譯音字只注
“

梵語
”

、

“

真言
”

等等 。 格式是把注釋字寫在被注

釋字的下方 ，如果寫在右下方 ， 則按照
“

注釋字 ＋被注釋字
”

的順序組

詞 ，寫在左下方 ， 按照
“

被注釋字 ＋注釋字
”

的 順序 組詞 ， 例如 ： 注
“

干ｒ （ 鍁 ） 字的時候把
“

１
”

（ 木 ）字寫在右下方 ， 組成片語
“

镟技
”

（ 木

锨 ） ；
注

“

槲
”

（ 蝴 ）字的時候把
“

莫
”

（ 蝶 ） 寫在左下方 ，組成
“

槲奔
”

（ 蝴

蝶 ）

一詞 。 這種訓釋格式可以在黑水城出土的一部
“

平水韻
”

式韻書

中找到依據 ，
可 以 説是對 同類 中原韻 書訓釋形式 的創新性借鑑 。

“

平水韻
”

式韻書是在雙行小注裹用一個小豎線替代重複出現的被

解釋字 ，例如 ：

“

琵
”

下面的
“

琶
Ｉ

”

等於
“

琵琶
”

，

“

紕
”

下面的
“

 Ｉ 虎
”

等於
“

虎紕
”

（ 見表／圖九 ） 。 《 同音 》 的訓釋體例也可看作這種體例

的變通 ， 即只在豎線的位置保留 了一個空位 （ 見表／圖八 ） 。

表 ／圖八 《 同音 》訓釋例表／圖 九 黑水城 出 土
“

平水韻
”

韻書訓釋例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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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

無疑 ，西夏遺存音韻資料爲理解 中古韻書的形式與 内容提供

了更多的範本 ，加深了我們對中古等韻學和 《切韻 》 系韻書聲韻分

析的了解 。 更爲重要 的 ， 《掌 中珠 》 夏 、漢和漢 、 夏對音 ， 以及 《文

海 》 、 《 同音 》等西夏字典的反切 、分韻 ， 爲我們領悟党項語語音和

十二世紀河西方音提供了豐富的語料 。 同 時 ， 《 同音 》在繼承中原

韻書的基礎上 ，創造性地對党項語聲韻加 以分類 ，
且 《掌 中珠 》 用

傳統的
“

切身
”

注音手段爲西夏字注音 ， 也顯示 了西夏人的聰明智

慧 。 不過 ，我們應該看到 ， 《文海 》分韻極其苛細 ， 其編纂體例仿照

漢語
“

切韻系
”

韻書 ， 並非真正 的党項語聲韻分類字典 ， 這也是西

夏遺存韻書的局限所在 。

（ 本文作者係 中 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 學研究所研究 員 ，

北方民族大學兼職研究 員 ）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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